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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跳跃的阳光下，天狮追着金光，在空

中翻、转、腾、旋、跃、颠、扑，变换舞姿，一

会儿“一翻冲天”，一会儿“转头望月”，一

会儿“空抛前滚翻”……直把阳光舞得酥

酥的，令英姿飒爽的舞狮人也镶上了金

光。劲舞的天狮，喧天的锣鼓，赢得四围

喝彩声一浪盖过一浪。舞者仿佛要喊醒

大地，喊醒日月，宣泄一整年的喜乐；天狮

仿佛冲破云霄，向云天之上传递有滋有味

的人间烟火。

这是湖南临湘市白羊田镇鲁公坡人

天狮庆喜的盛况。

八十一岁的鲁经汉坐不住了，撑着拐

杖慢慢起身，颤巍巍走向大操坪。他两眼

放光，布满皱纹的脸上绽出灿烂的笑。作

为鲁公坡的第十七代天狮传承人，鲁经汉

脸上纵横的沟壑中分明有时光流转。天

狮 的 来 路 ，一 桩 桩 往 事 ，浸 透 在 那 时 光

之中。

鲁公坡屋场岑山簇拥。站在中心区，

现任鲁公坡第十八代天狮传承人鲁明元

伸长手臂，和我边说边画着一个圆圈，直

到食指定格正南方，一个圆珠般的山头。

我细细辨认，五座狮子模样的山、一个圆

珠山头，好一个“五狮争珠”。狮山、圆珠

端坐在鲁公坡，静静等待时间，等待一种

机 缘 巧 合 ，让 寓 意 化 作 实 体 ，惊 艳 未 来

时光。

时间看似无声，实际是在寻觅，直到

寻到了那个人。据载，这位在明朝做官的

人名叫鲁思俊，暮年回乡祭祖。村口前，

他远远看到村民耍着龙、舞着狮迎接自

己，感动又开心。倏地，一丝灵光乍现：既

然有在地上舞的狮子，何不再扎出一种天

上的狮子，舞起来新奇好看，还能健体强

身。于是他亲自设计，用木棍、竹篾、麻

绳、黄红纸，带领乡亲们扎出了第一对用

手举着、能在空中翻腾舞动的雌雄天狮。

雌雄颜色有别：黄色雄狮威严，是武狮；红

色雌狮艳丽，为文狮。

鲁思俊把武术拳法的基本动作、步法

融进舞天狮的手法，令其内涵更丰富。百

余斤的天狮，非孔武有力或年富力强者难

以舞动自如。鲁思俊挑出一批能胜任者，

亲自教授武术。天狮与武术融为一体，是

那样的不谋而合，妥帖而庄重。

好马配好鞍，独一无二的空中舞狮，

必得有一套属于自己的锣鼓音乐。鲁思

俊和乡亲们精心研讨，为舞天狮配了固定

的独门音乐曲牌。他领着鲁公坡人为一

种古老的杂耍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形成了

一种融舞狮、舞蹈、音乐、武术、杂技于一

体的独特形式。

一对雌雄天狮，相守相望；四个年富

力强的男子，矫健劲舞。这是一种怎样的

画面？有柔情，有阳刚，有家的幸福，有力

量的凝聚。仿佛一首勃勃生机的赞歌：一

缕春风，一粒种子萌芽，一派绿意。

萌芽的种子在热气腾腾的鲁公坡人

的呵护下，生根散叶，向阳而参天。

二

天狮在鲁公坡扎根，比村里那棵三百

年香樟树的老树根还要深，融入了代代人

的生活。每一代后生耳畔都有叮嘱声萦

绕：这是祖宗传下来的，我们要一代一代

传下去。

鲁经汉走过的路，也是所有传承人都

走过的路：先是七八岁就跟着队伍，给天

狮助威，后来举起天狮尾的手柄，再到高

举天狮头，再后来从众多舞天狮的后生中

脱颖而出担当主力，直至师傅把天狮队郑

重地交给他。他除了健壮的身体、不高不

矮舞天狮正好的身高外，还有对天狮的热

爱和执着，有人们的信任。

1983 年秋的天狮之舞，凝固在一张黑

白照中：丰收气息穿透画面而来，威风的

天狮，腾空的舞者，还有如在耳畔的鼓乐

和欢愉笑声。天狮庆喜，令辛劳的生活多

一份轻松，令乡亲们对未来多一份盼头。

鲁明元指着照片中一个小伙子，告诉我，

那是他，正在敲鼓。鲁经汉鼓励村里男孩

有空就参加天狮活动，学一学打锣鼓，试

一试舞天狮。鲁明元十来岁就开始碰锣

鼓，现在样样拿手。

1986 年参加临湘文化艺术节，是天狮

第一次走出白羊田镇。经文化馆导演的

十天训练后，村里选出的鲁志兵等四人高

擎天狮，走向了云雾升腾的舞台。初次登

上舞台，给了他们空前的力量。新奇的天

狮，独特的乐鼓，忘我的劲舞，带动了全场

的气氛——他们至今记得：“五分钟的表

演获得了十多分钟的热烈掌声！”

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引领，鲁公坡人

的信心更足了。天狮虽已走出家门，还要

走出湖南、走向全国乃至世界。传承要发

展，必须开拓、创新。

天 狮 本 就 是 鲁 公 坡 人 力 量 的 凝 聚 。

人 人 参 与 ，个 个 想 招 ，再 难 的 事 都 有 曙

光。有村民细细观察大户人家屋前的狮

子后，提议狮子的耳朵、尾巴等处安装还

需灵活，颈部还可安铃铛，晃动木把，狮

子摇头摆尾，铃铛叮叮作响，天狮会更逼

真，且天真乖巧。灵感一旦开始喷涌，就

会源源不断。鲁公坡人从外形、数量、动

作等多方面完善天狮：他们将天狮骨架

的材料改为韧性强的楠竹，手柄选用轻

便耐用、无结疤的杉树或楠竹，用黄红腈

纶毛线做成美丽的流苏状狮毛；他们做

出不同的天狮，母子、兄弟、姐妹，以大小

颜色区分；他们把舞狮动作增加到二十

多种……

当年的鲁明元虽为一介书生，但一回

家，就到存放乐器的鲁经汉家去敲打鼓

乐。三天不练手生，他得见缝插针用时

间。因他肚里有墨水，见识宽，格局大，鲁

经汉喜欢他的稳重和聪明，常和他商讨天

狮的事，天狮的改良也得到了他很多有价

值的建议。

天 道 酬 勤 。 天 狮 开 始 频 频 在 国 家 、

省、市的大型活动演出中亮相。最让鲁公

坡人难忘且意气风发的是，2010 年天狮代

表湖南参加上海世博会。

历经一个月头顶烈日、紧锣密鼓的排

练，一群被阳光染黑的壮汉终于踏上了奔

往繁华、美丽的上海之途。接下来的日

子，临湘天狮参加了迎宾、巡游等多场文

艺活动，有时一天要参加三场表演。

天狮在上海世博会上的表演，虽只有

短短数日，却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世界

知道了：中国有天狮。

三

飘忽在屋顶的白云，随风消散。岁月

荏苒，无形无痕。身为传承人的鲁明元，

想用另一种方式留住岁月那道光。

鲁明元和乡亲们想尽办法筹集资金，

建成了古今结合的天狮文化活动中心。

最顶层，飞檐青瓷，雕梁画栋，两侧各一只

怀抱圆珠的微型狮子。狮子身后一片空

旷，那是天狮来路的久远；前面空旷一片，

那是属于鲁明元和鲁公坡现在和未来的

天地。

失聪且身体欠佳的鲁经汉，现在不大

说话。他像个小孩，每天拄着拐杖守在活

动中心屋前，仿佛在守护自己的宝物。鲁

明元搀扶着师傅，在其他乡亲的围绕下一

步步走进活动中心，同时与我聊着。但很

快，室内的摆设打断了我的思绪。

四周的板凳以及红纸黑字吸引了我

的目光。中间“祖德流芳”，左右分别是

“继往开来”“恢先启后”。活动中心怎么

有这种布局？鲁明元告诉我，因为天狮，

一股强大的凝聚力把乡亲们紧紧团结在

一起。如今，一楼相当于鲁公坡宗祠，鲁

公坡人大小事都在这摆席。

二楼说是陈列馆也不为过。2016 年，

临湘天狮被列入湖南省非遗名录。之后，

天狮所在地白羊田镇获评中国民间文化

艺术之乡。厅内墙面满是有关天狮的过

去与现在的文字和图片。历史与当下在

这里交汇、诉说，令观者肃穆又欣慰。三

间内房，数只天狮静静地站着，和我们用

眼 神 交 流 ，让 我 们 忍 不 住 走 近 ，细 细 观

瞻。天狮在鲁公坡人守护下，走过数个世

纪，依旧精神抖擞，随时待发。

说起天狮的明天，在鲁明元眼中，传

承人的身份，更多的是一种必须扛下的担

当，是推脱不了的责任。

2016 年年初，鲁明元回家，一进村口

就被告知选上了天狮传承人。全村人理

由一致：鲁明元在外工作，心系鲁公坡，凡

事都热心。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帮我还原

鲁明元被推为传承人的情景，鲁明元只是

笑笑。此时，师傅靠着椅子睡了，像一个

玩累了的孩子。鲁明元扭过头，眼里有些

湿润——往日一跃好高的人，而今只能依

凭拐杖一脚一脚挪向前，就像蹒跚学步的

孩童。师傅给天狮曾经的繁华，会不会在

自己的手上慢慢暗淡、寂寥？

天狮的传承，凭的是一群人因热爱而

凝聚起的力量。在过去，舞天狮一般不向

庆贺对象收钱。耕耘土地的人有着朴素

的价值观，只要炮仗热闹，能带给乡亲们

一声声吉祥祝福，就已经让舞者满足了。

而如今的年轻人，向往着外界的丰富多

彩。舞天狮，传承天狮，需要年轻的壮汉，

他们在哪儿？

幸好，天狮被列为省级非遗项目，得

到了政府部门的多方面支持，也调动了舞

天狮者的积极性。天狮有一股春风滋润，

但终究还得靠鲁公坡人内心的深爱。

“咚咚”“锵锵”，清新悦耳的锣鼓钹镲

声绵延传来。我寻找鼓乐声的源头。

“是鲁金建的三个孙子在敲锣鼓。”鲁

明元说。

“我 不 会 让 天 狮 在 我 手 上 暗 淡 。”鲁

明 元 道 出 心 思 。 他 用 微 信 发 来 一 个 视

频 。 我 打 开 ，清 脆 的 播 音 声 ，是 新 闻 主

播正在报道国家关于非遗传承发展的新

精神、新政策。原来，鲁明元胸中已经有

了丘壑。鲁公坡的“五狮争珠”，此刻在

冬日暖暖的阳光下特别生动。那株三百

年的老樟树，仿佛已经焕发无数鹅黄的

嫩叶。

鲁明元起身走向乐器陈放处，随手拿

起一面镲，“锵锵锵锵”，一串激越的声音

响起。三位老人走过去拿起锣鼓乐器，鼓

点奏响。眼前俨然天狮在飞，飞向它想去

和必定能去的天空。

制图：张丹峰

天狮之舞天狮之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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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又 名 落 花 生 。 花 生 之 花 有 奇

香，青叶青梗之间，黄花灿然，似伏着一

只只黄蝴蝶。黄花一落，花生坐果。老

辈人说，花生在土里生长，夜间月光下，

贴耳在地来听，土里隐隐有声。

家乡有工具，名曰“抓口”。三齿，齿

长三十厘米左右，似叉子弯曲成九十度。

此工具一般在深秋使用。沙土地里，花生

熟了，一抓口刨下去，只一掀，一股泥土的

腥香冲出来，随即又有一股鲜花生的嫩甜

香氛，这样的气息让人鼻孔舒适。

鲜花生好吃，在于水煮。凉凉的井水

洗净泥土，半锅水，嫩白如玉又稍泛米黄

的花生沉潜入水，放入八角、花椒、香叶、

红辣椒，水沸三滚，放入盐巴。放凉了剥

食，嫩花生汁水四溅，鲜香微甜，花生的内

皮稍搓即开，食之，糯香踏实。市井馆子

里，至今仍有卤水花生，多与毛豆同煮，是

下酒的好菜。

花 生 一 般 是 荚 中 两 三 粒 果 ，亦 有 四

粒。果分粉红、赤红、黑红三种。

粉红色的花生，被乡人唤作“大泡子

花生”，果肉暄腾而不紧实，多可用来和面

糊同煮。水中放入花生烧沸，花生渐熟，

搅入稀面糊。水再沸后，咕嘟一会儿，花

生香与面糊香相互增益。煮好盛进碗里，

乡人称之为“糊涂”，真可谓“难得糊涂”。

老辈人一般转着碗沿儿呼噜而食，有律动

有食趣，又能安抚肠胃、败火生津。

那种赤红而小粒的，表皮紧实，多生

四粒，多用来炒食。炒食花生用沙砾，细

沙过水洗净晾干了，在铁锅内炒至滚烫，

即可用来炒花生。沙砾中水汽浮动如游

龙，不多时，花生即熟，炒出来的花生，放

凉了，香酥可口。想当初，一盘花生，家人

围坐，灯火可亲，父亲带着儿女看电视，母

亲则忙着手里的针线活，这样的场景至今

犹在脑海。

至于黑红色的花生，很多人尤喜泡水

生食。水泡花生三日，水已然呈紫红色，

如桑葚落水一般。这样的花生水，对溃疡

之类小疾水到病除。少年时，火气大，祖

母曾以此法为我试过，很是奏效。那花生

水清冽回甘，有些许绿豆茶的气息，植物

之间的滋味，竟也这般相似。

旧时，花生收下来，会与辣椒、黄豆、

芝麻一起放在院子里晾晒。一时间，赤红

一簇，金黄满荚，米黄满筛，墨绿泛着褐

色，好似大自然的调色盘。那芝麻秆捆成

一捆捆，三捆相互依偎着斜立在院子里。

日头下，啪的一声，芝麻荚被晒裂；声音稍

大，是豆荚；再大而浑厚，即花生荚。一院

子响动，喜气盎然。

说到喜气，最浓莫过于花生丰收。花

生中承载着独特的民间哲学。千百年来，

花生与石榴一样，被赋予多子多福的寓

意。花生又与石榴不同，石榴花似火，石

榴熟了挂在枝叶间，垂然诱人，裂口露着

耀眼的火红籽粒，很“露富”。花生则是默

默 沉 潜 于 土 层 之 间 ，悄 无 声 息 地 结 满

籽粒。

少年时，每到冬日，乡间落了盛大的

雪，戏班子就会进村来演出。戏台边，常

有卖炒花生的老者，隐隐在喉间喊着“五

香花生”，很多人前去买来，边念唱白边撂

一粒花生在口中，大口嚼食，花生在唇齿

之间被碾碎的香，香呐，至今忆起，仍令人

垂涎。

念念落花生念念落花生
李丹崖李丹崖

冬 天 是 被 一 场 场 北 风 送 来

的。北风随意一点，天就蓝了，天

底下的事物纷纷变身。叶子变得

五彩斑斓后，四处投递着消息。土

地变得坚硬而冷峻，收获了庄稼之

后，它们敞开的襟怀犹如无边的莽

原。空气变得干燥，人们念着“开

北风了”纷纷去晒瓜干。秋地瓜被

切成薄片晾晒在大地上，在北风和

日头的双重照料下，很快成了脆响

的口粮。北风抚摸着田野，大地上

作物越来越少，麦苗嫩嫩的小腰身

接过时令衔接的大旗。

冬天是被萝卜送来的。菜园

里汹涌的白菜萝卜在做最后的冲

刺，一天一个样子地生长。“立冬收

萝卜，小雪收白菜。”立冬了，不能

再把萝卜放在露天撒野。而从霜

降到小雪，正是白菜越长越壮实的

时候。立冬后，早晚会有些霜冻，

但是白菜的筋骨结实，越冷，越长

得瓷实，越冷，越生得鲜美。

“猫冬”是从堵上后窗那一刻

开始的。父亲踩着板凳和木梯子，

手托着泥坯把后窗堵了，又抹上厚

厚泥层。后窗变成了墙的日子，家

里暖了许多。地瓜藏在屋顶棚子

上，盖着薄薄的豆秸叶；奶奶天天

偎在炕头上，透过窗户中间的小玻

璃片观天看地；就连平日里忙碌的

母亲，也常常坐在炕头上摆弄窗花

和鞋垫。

北方的冬天常常是万里晴空，

日头那么慷慨地照着，大地一丝风

也没有。大好的天气里最适合一

帮老伙计聚在一起，排在南墙根下

晒太阳。

思念一场雪从树叶还没有落

光开始。日光朗照，地气煦暖。人

们看向天空的眼神有了些期待，默

念着：小雪就要来了。初雪撵着小

雪节气而来。那一天，风也潮润，

云也低沉。不经意间，草垛上、树

枝上甚至墙头的草上，都传来沙沙

声，那是雪的脚印。听雪的人高兴

地跑过大街，一路报告着：下雪了，

下雪了。大地还是热的，那些芝麻

粒大小的雪粒子落地就化。

雪在那个北风不紧的日子只

是遥遥地打了个招呼，人间就热闹

地接待。小雪节气的雪，还能多热

烈呢？但是，小雪的仪式感却非常

足。人们在大锅灶上炒一锅大白

菜、豆腐，加了粗粉条。这是齐鲁

大地胶州地界标准的雪天大锅菜，

用刚刚收回家的大白菜炖猪肉粉

条，仿佛是给白菜过节，也是为小

雪过节，更为接下来要休养生息的

冬天过节。

有风的冬日，村庄很安静，连

狗儿也不叫，天地间只有风声。柴

门被扭得吱吱呀呀，玉米秸垛窸窸

窣窣，槐树豆叮叮咚咚，白杨树笔

直而向上的枝丫就像竖琴，被风刮

奏着。

冬天的田园鸟雀盘旋，不到下

雪的日子，它们不去啄那些高树上

的柿子。秋天采柿子的时候，竹竿

足够长，母亲却不让采最高枝上的

十几个柿子，每棵树上都留着些。

那些柿子长得饱满而丰腴，看起来

很好吃。母亲说，留几个柿子“看

冬”。光秃秃的枝丫上，那几个柿

子看守着冬天，越来越红。后来，

大雪覆盖了原野，柿子树梢成了鸟

雀聚会的地方，它们啄着柿子，享

受雪天里的盛宴。

总得有一场鹅毛大雪才对得

起冬天的想念，天地都被扯不开的

“芦花”填满。芦花雪是数朵雪花

粘在一起，像一只只柳叶船，硕大

仍不失轻盈。它们飘荡在天空，慢

慢降落并栖息在稀疏的篱笆上、草

垛上，落在毛茸茸的干扁豆藤上，

落在月季花干透却未凋零的花骨

朵上……那样自然，那样和谐，好

似它们的到来就为这样的相依，就

是为给那些枯木干藤开一季花。

雪成了藤上的花、花上的蕊、蕊上

的蝶。

大 雪 来 的 时 候 ，乡 村 是 沸 腾

的、喧闹的。孩子们在雪扯起的帷

幕间奔跑着，欢呼着，庆祝着。小

手冻得好似小胡萝卜，捧起一把

雪，就那么扬向对方，或将雪攥成

团，“嗖”地打在对方肥大的棉袄棉

裤上。

下 过 大 雪 ，屋 里 开 始 点 泥 火

盆，它既可以取暖，又能烫热一壶

酒，在暖炕上斟饮。大雪封门后最

宜饮酒，炉灶上嗞嗞啦啦，炒鸡蛋

的香、炸花生米的香、煎白菜包的

香、烤小鱼干的香混合在炊烟里，

飘荡在雪的曼舞中。故乡被酒香

菜香熏醉的雪花，飘得更舞步翩

翩了。

雪持久不化的日子，母亲在屋

檐下的长木橛子上挂了几穗高粱

穗子款待麻雀。我很小的时候就

知 道 我 们 家 有 冬 天“ 斋 鸟 ”的 传

统。木橛上那些高粱穗不几日就

变得轻了，若雪还没有化，母亲会

另选一把穗子挂出去。

故 乡 的 冬 天 是 浪 漫 的 温 暖

的。那些冬夜，乡村寂静得只听见

风吹草叶的轻叹。透过窗户，或是

温暖的灯光伴着夜读的身影，或是

一位默默剪窗花的母亲，守着一炕

香甜的酣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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